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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医学人工智能科学家郑冶枫——

步履不停，为AI锻造一双“慧眼”
本报记者 林晓晖 通讯员 张 弛

15 分钟，这是一位病理科医生完成一次 CT 结果诊断大
致需要的时间。

5 秒，这是一套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诊断系统完成同样任
务大致所需的时间。

不仅仅是医学影像诊断，在复杂而精微的医疗过程中，
AI 正展现出优化效率和精度的巨大潜能。计算机视觉犹如
一双敏锐而智慧的眼睛，赋予机器感知和理解世界的能力。

医学人工智能科学家郑冶枫可以称作这双“眼睛”的锻造
者。

在西门子医疗美国研究院工作10余年，郑冶枫是最早把
机器学习引入医学影像分析的开创者；回国之后，他担任腾讯
杰出科学家和天衍实验室主任，负责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医疗影像）的研发，拥有 500 多件专利。不久
前，郑冶枫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工学院，着手创立医学人工智能
实验室。

郑冶枫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眼前的他，穿着简单随
意的休闲服和帆布鞋，与记者“解码”AI 的过程中，他没提到
自己漂亮的履历，也没有说这个前沿学科“高精尖”的概念。

“我们更关注高端技术的落地，让它切实地为医生和患者提供
帮助。”郑冶枫说。

晨曦时分，整个校园还未苏醒，一个穿着一身运动装的清
瘦身影出现在西湖大学的跑道边。刚来学校不久，“路还走不
明白”的长跑爱好者郑冶枫已经重启他的晨练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跑步和做科研很像。
跑步，不分寒冬和酷暑，科研也一样。正是保持着平稳的

心态和均匀的“配速”，郑冶枫“跑”过人工智能的“寒冬”和“炎
夏”。

有一组数字让郑冶枫很感慨。今年 6 月下旬，他参加计
算机视觉领域的一次顶级会议时，与会人数达到了 1.2 万。
而2003年他第一次参会时，只有1200多人，“10倍的差距。”

当时，社会上几乎没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对于让计算
机自主学习这件事，哪怕是业内人士也仍然犹疑和观望。

本世纪初，郑冶枫进入医学影像分析领域时，主流的方法
是基于优化，也就是通过不断调试参数来优化结果。他发现，
传统方法可以调整的参数太少，就算训练图像增加到成百上
千张，模型的性能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而机器学习的上限大不一样。只要样本数量足够，随着
数量增加效果就会有显著提升。”即使外界对此的争议声从未
中断，郑冶枫仍坚信这股颠覆性的力量。

这位最早的“机器学习派”正是靠一腔热情在“寒冬”里点
燃了一把火——2006 年，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投影空间学习
法”诞生了。

“这个方法用于医学影像中器官的快速检测与分割。”郑
冶枫举了个例子，“我们把目标器官或者像肿瘤这样的病灶，
从图像中勾勒出来，过程有点儿像手机上的自动抠图。”设置
通用的框架，运用标注的数据进行大量训练后，机器学习便展
现出惊人的能力，完成一次测算仅需要零点几秒。

这一技术在2011年获美国专利授权，被评选为当年的托
马斯·爱迪生专利奖。

为了颁奖典礼，郑冶枫第一次隆重地打扮自己。平时一
身“程序员套装”的他按照着装要求，临时租来了一套精致的
燕尾服，还特地搭配了一个黑色的领结。

在爱迪生实验室里，获奖的科学家们高举酒杯，致敬这位
伟大的先辈，也敬自己，更为那在漫长前夜里坚守的信念和
勇气。

“这项发明不单意味着荣誉和实用价值，它证明了机器学
习的巨大潜能。”这项技术也是今天“深度学习”的初始样态。

后来的故事人尽皆知，AI 开始一路狂飙。2016 年，一场
“人机对战”比赛中，机器人AlphaGo的胜利宣告了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

而经历过“寒冬”的郑冶枫，对今天火热的AI世界始终保
持着冷静。

“因为医疗领域对于人工智能的容错率是极低的。”郑冶
枫说，“技术最终直面的对象是患者。”他记得在医院进行相关
项目的临床实验时，观摩了一场心脏瓣膜置换的手术。

“投影空间学习法”被用于确定需替换的损坏瓣膜的三维
位置，从而将人工瓣膜通过大腿根部微创的口子，一路输送到
指定的部位并完成置换。“病人躺在床上。我当时挺紧张，如
果微创手术不成功，就需要进行直接开腔手术了，死亡率是
10%。”郑冶枫回忆，最终手术很成功。

由此，他对每一项技术发明都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前瞻性
试验——在算法和各方面条件都不能改动的情况下进行，误
差控制在5%以内，需要几千例患者受试通过。

“在寒冬时葆有热忱，在热潮中冷静前行。”如果要寄语，
这位过来人会这样告诉每一位追逐AI风口的年轻人。

爱好长跑
跑过“寒冬”和“炎夏”

成天在实验室里对着电脑“跑代码”，
这是大多数人对郑冶枫工作的误解。

尽管已经入职了一段时间，郑冶枫位
于西湖大学的办公室仍几乎是空无一物。
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多，除了去教室上
课，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医院。

“周五要和超声科的专家会面，周日
要和放射科主任聊聊，还打算去社区医
院看看⋯⋯”郑冶枫分享他的日程表，眼
前这位回归校园的学者，口中时常蹦出

“合作伙伴”这样的惯用词，这是他在工
业界形成的习惯，也从那里带回了丰富
的经验。

“在工业界将近 20 年，受到的训练就
是我做的东西必须‘接地气’。”郑冶枫说，
因为，一篇论文可能发表后就“躺”在那儿
了，最多有人引用一下，研究成果没有对社
会产生太多价值。

而 医 疗 人 工 智 能 天 然 就 是 一 个 应
用 学 科 。“ 只 有 这 个 算 法 真 的 用 到 医 院
去 了 ，才 能 真 正 服 务 和 帮 助 到 病 人 。”
2018 年 初 ，郑 冶 枫 回 国 加 入 腾 讯 天 衍
实 验 室 ，组 建 起 一 支 13 人 的 核 心 算 法
团队。

腾讯天衍实验室专家研究员魏东是
其中一位团队成员。“那时候，团队成员负
责不同的病种，眼底疾病、宫颈癌、肺炎等
疾病的筛查，需要我们和医院保持密切的
交流。”魏东说。

这支小而精干的队伍，风格和负责人
郑冶枫一致，“细致且追求效率”。

魏东有最切身的感受。很难想象，作
为一位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知名期刊的编
辑，郑冶枫会逐字逐句地修改每一位团队
成员的论文。通常魏东收到的反馈版本，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批注，甚至细致到语法
的纠正、参考文献的格式。

“跑医院”和“跑代码”并列为他们最重
要的工作内容。这时候，郑冶枫展现出一
位长跑爱好者出色的身体素质。魏东的印
象里，郑冶枫总是健步如飞。

“跑”得多了，对医生的需求和痛点了
解更多，他们的研发领域也不断拓宽——
从一开始的医学影像分析，到研发可以导
诊和挂号的对话机器人，训练一位有着更
全面本领的 AI 医生：会“看”影像，会“读”
病历，会“ 做”检查，还会给出临床诊断

建议。
同样，他们也发现了更多问题。比如

医院间存在的信息化孤岛，合作的医院科
室间传图像，有时甚至需要拿个 U 盘拷来
拷去；不同医生标注的数据质量差距很大，
机器没法适应。“一会儿告诉机器是 A，下
一个同样图像又告诉它是 B⋯⋯训练就崩
溃了。”

“要挖掘医生的一些痛点，比如我刚才
提到的智能辅诊项目，一开始只做某个疾
病的判断，后来又应用于病历的质量控制、
智能开药等。”郑冶枫说。

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新涌现的一线
需求，还是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都让研究
有了一个精准的“靶心”。

基于 7 万余例的标注数据，团队打造
出了医学影像行业的专属大模型“腾讯觅
影 ”，一 共 上 线 了 6 个 病 种 的 辅 助 诊 断
产品。

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这
套系统帮助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影像
科团队，为武汉的一家医院实现了拍片后

2 分钟内即出具准确影像诊断
报告，在两个月内累计为 2.4
万多名患者进行了肺部 CT
诊断。

讲到这里，他一向平
静 的 语 气 变 得 有 些 兴
奋：“我们的 AI，达到
了医生的水平，落地
到基层帮助患者。”

从事与医疗相
关 的 工 作 ，郑 冶 枫
足 够 严 谨 ，工 作 上
很 少 有 外 露 的 情
绪 。 实 际 上 ，他 并
不是一个很严肃的
人，对新潮事物也充
满好奇心。“有一次我
们团建玩密室逃脱，邀
请 郑 老 师 ，没 想 到 他 真
来了。”魏东笑着说，“更意
外的是，他连玩密室逃脱也
冲在最前面呢。”

健步如飞 不是“跑代码”就是“跑医院”健步如飞 不是“跑代码”就是“跑医院”

“如果倒推的话，我的学术生涯很可能还
剩下12年。”聊起在西湖大学的规划，郑冶枫
的回答有些让人意外。他说，自己是以“倒计
时”的心态在做科研。

48 岁这年，郑冶枫做出回归学界这一人
生拐点的决定，他有着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

今年4月，郑冶枫在西门子期间的同事、
早前全职加入西湖大学的杨林向他发出邀
请，并向校长施一公推荐了他。不到半个小
时，郑冶枫接到了来自施一公的电话。而后
仅仅过了3个月，郑冶枫就完成工作的交接，
站上了新的跑道。

“在这样的年龄，从业界到学界，是不是
一个鼓足勇气的跨越？”最近，郑冶枫常常被
问到这个问题。

复盘一路的轨迹，郑冶枫在大学读书期
间都在进行文本图像识别的研究，在西门子
美国研究院和腾讯从事的医学图像分析是计
算机视觉的分支。对他而言，来到西湖大学
创立医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不算是一种“从这
头到那头”的跨越，这个轨迹更像一个“圆”，
一直有个不变的圆心——医学人工智能。

不同之处在于，工业界更聚焦承接产业
的需求，解决一两年内的研发问题；而在学
界，则鼓励更自由、开放的前沿探索。

医疗影像AI发展到今天，赛道已经非常
拥挤。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涉足医疗影像AI
的企业超过 100 家。研究方向也比较重叠，
主要集中在肺结节、眼部疾病等少数几个病
种，而在脊柱、腹部等复杂部位诊断的尝试则
相对较少。

郑冶枫的理想是研发出医疗领域的通用
人工智能——也就是一个多模态大模型。在
做好基础病种诊断的同时，力求差异化，涉足
更多新的疾病。

医生在看诊时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要参考结合很多信息数据，比如，家族病史、
当前的症状、影像检查的结果 还有基因测序
结果等等，每个信息来源都可以认为是一个
模态。

郑冶枫和团队希望，将所有关于病人的
图像、数据、文字等多种形式的复杂信息进行
集成，综合生成诊断结果或治疗方案。这一
过程中，不同样态数据的对齐和融合，是打造
这个大模型最有挑战性之处。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的意见》，明确鼓励“互联网+”医疗服务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为他注入了一股更
强大的信心。

最近，他正忙着“招兵买马”，目前已经
组建起一支 11 个人的新团队。“如果再用

‘倒计时’推算，培养周期 5 年，大概还可以
培养将近 20 名博士生。”为自己深耕的领域
培养新一代专家，这是郑冶枫最有成就感的
事。

在带领新团队时，他将延续以往的管理
风格，继续做一个比较“放手”的人，希望能
够给学生乃至整个实验室的团队，提供方向
性的指导和把握。“‘医疗+AI’是一个交叉
领域，学生只要有一些计算机的经验，有热
爱、喜欢和专注就可以，原先学习的专业并
不那么重要，专业不一样反而会激发出新点
子。”

站在新的起点眺望，医疗 AI 这条道路
还远远望不到尽头，“百米赛跑，我们才刚刚
起步。”郑冶枫说。目前 AI 在信息理解的精
度和深度上和人类仍然有较大差距。“很多
时候，人工智能能力被神化了，比如说 100%
的准确率，超过人类专家，这是不现实的。”

郑冶枫坦诚地谈论这些问题，但也有一
种笃定，像 20 年前坚信机器学习的性能一
样——大模型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毋庸
置疑。技术路线没有问题，他们走在一条正
确的道路上，“逢山就开路，遇水就搭桥”。从
这个“圆心”出发，“半径”在不断延伸。

时不我待
以“倒计时”心态做科研
时不我待
以“倒计时”心态做科研

郑冶枫
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美国医学和生物工程学会会士
（AIMBE Fellow）、IEEE 医学影像杂志副编。
作为最早把机器学习引入医学影像分析的

“探路者”，他发明的投影空间学习法广泛用
于医学影像中器官的快速检测与分割。回国
后，他担任腾讯杰出科学家和天衍实验室主
任。2024年7月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受聘工
学院教授，创立医学人工智能实验室。

郑冶枫（右）带队参加计算机视觉国际顶级会议。 受访者供图

郑冶枫（左二）课后与学生交流。 西湖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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